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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理论是一个传统的文化概念，而在《美学散步》中，我们可以看到，宗白华站在时代的历史高度予以新的阐释。他以意境为中心，力图构建起一个涵盖人生与艺术的中国式的理想审美境界，他的理论梳理与独创，不仅激活了一系列古老的理论范畴，并且为中国古典美学融入现代化美学体系树立了典范。
（一）
意境，是中国古典文化论对人类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在宗白华之前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由于古代中国人对美的感悟和认识一直处于自在状态，没有形成自成体系的美学理论，体用合一，知性合一的实践理性态度和思维方式又使古代中国人不大关心抽象超验的“绝对本体”、“最高真实”，也不惯作追根究底的玄思，因此古典意境论虽以具体、生动、形象见长，但也包含了许多感情猜测的成分，掺杂着某些玄虚的神秘色彩。这在注重科学化、规范化的近代社会中，与求证严密、体系恢弘的西方美学理论难以形成交集。
宗白华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他深谙民族艺术思想的玄妙和精深，又主动接纳西方19—20世纪兴起的体验美学、生命哲学的影响，并融合科学分析的理性思维方式，寻绎出意境论的内在根基，重新界定传统美学范畴，使古老的意境焕发出新的光彩。
宗白华早年留学欧洲，对康德、叔本华、柏格森等人的哲学作过专门研究，这使他的意境理论一开始就孕育在不同于古代美学的理论氛围中，德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宇宙本体境像，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浪漫哲学思潮忧心忡忡的生命关怀和中国艺术幽眇灵动的意态情趣交相辉映，形成了宗白华意境理论独特的精神背景和底蕴。
宗白华认为任何民族的优秀艺术都自觉不自觉地贯穿着该民族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艺术的形式、韵律潜隐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生命的感受。意境作为中华艺术的至高形态，根本特征就在于他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宇宙观和生命精神。中国传统哲学以“道”为中心，以“气”为基础，《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气的生成转化流动是宇宙存在生生不息的源泉。“气”无形无色，无可比拟，却充塞天地，化育万物。万物依“道”而行，变化更新，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而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便是要以个体生命去感受、体味、应和这冥漠恍惚的宇宙神秘，在“天人合一”的追求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古典意境论注意到中国诗画家们善于体会造化自然的微妙的生机动态，追求传达出混茫悠渺的宇宙底蕴，但没有注意去探究这种审美风格形成的原因，使意境之美显出“遇之自天冷希音”的美妙。宗白华则立足与民族最根本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怀，捕捉到中国人观照宇宙人生时形成的最内在的生命意识，所以他这样定义道：“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这是我的所谓‘意境’”。对什么是意境？他把人与世界接触关系层次的不同，分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反朴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界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为具体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景，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可见宗白华的意境论所表述的不仅是一种艺术境界，同时也是一种生命境界。哲学意蕴、人生意蕴的融入，使宗白华的意境论与前人的意境论区别开来。

宗白华意境理论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在艺术意境层上所做的清理深化工作。这也是对王国维意境论的着力开拓之处。王国维主要集中于文学领域，而宗白华研究的眼光没有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艺术门类，而是整个中国古典艺术－－诗、画、音乐、雕塑、书法、舞、园林、建筑等。他认为：“中国各门传统艺术，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间，往往相互影响，甚至互相包含，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征方面，在审美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他在这些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发现了共同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追求，因而，抓住了意境的独特内涵。同时，他借助西方的美学精神，反观中国艺术，找到了意境独特美感产生的形式基础，即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的时空意识，并且把“虚实相生”这一意境构造方法放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的背景上来进行解释，使其理论的深入性、系统性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

(二)
宗白华的意境论不仅把古典美学的精华发扬光大，同时也为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论美学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方法和健康的学术态度。
李泽厚在《美学散步》序言中，曾将朱光潜、宗白华两位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家的特点进行粗略对照，他说：“朱先生偏于文学的，宗先生偏与艺术；朱先生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确实从外观而言，宗白华的美学文本本身就流溢着唐诗宋词的余韵，点缀着水墨山水的青烟淡彩，从内容到形式，都俨然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确实从外观而言，宗白华并非抱残守缺之辈，从他对诗意人生的境界的表述，对审美心理的分析，对意境内涵的阐发中，我们不难感觉到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切影响和现代审美意识的情感躁动。不过宗白华已将其转化为自己体察事物的方式容入对中华艺术的关照中。他极少直接应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审美事实，他清醒的认识到：“作为中国的欣赏者，不能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因而宗白华的学术思想虽受西方生命美学的影响，但其根底实源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即儒、道、释中重体验、重感兴的审美传统。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如散金碎玉，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挤压下长期处于劣势，但它与西方美学相比较而存在，有着西方美学理论无法替代的优点，那就是把审美和艺术作为生命直觉或体验的结晶，以诗化的方式去“意念”、“体味”。宗白华遵循民族审美思维的方式，从源于生命感悟的审美体验出发，从不奢谈抽象的美的本质，不断从具体的艺术性、生活中、自然中去发现本真的美。这是德国古典美学那样的抽象认知美学所无法提供的真切的人生体验。宗白华确实比朱光潜先生更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从民族艺术本身，从古代艺术家的论述中作做出美学的结论与批评的原则。如果说朱光潜擅长进行西洋学术的中式改造的话，那么宗白华则善于对他感兴趣的西洋叙述理论进行全面的脱胎换骨，使其能与民族的审美范畴水乳交融。他通过自己的理论阐释，激活了一系列古典美学术语（意境、气韵、空灵、虚实等等），既呈现了中国人特独有的心灵世界，又融入了现代人审美精神和人生体验。
所以，阅读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看待人生与世界的独特的审美眼光，可以感受到心灵相通的震颤，这是一种只有真实地根基于中华大地上方能具有的审美境界，也是通过对民族古典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而建立新型民族文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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